禪者，如何修「臨終正念」

阿彌陀佛，大家好！這題目其實是延續上次所講的「從烏龜脫殼到金蟬脫殼」，相信大家對其結論一定非常清楚：我認為就算有如「烏龜脫殼」般地痛苦，也是在臨命終時，而不是在斷氣之後。且愈放不下的人，就愈痛苦。反之，愈放得下者，就能如「金蟬脫殼」般地飄逸。

而放不下或放得下，除跟我們平常的觀念、習性有關外，還與臨命終時所現起的知見與心態相互牽連。如果起的是放不下的觀念、心態，那當然就更不容易放下。反之，如果起的是跟放下相應的觀念、心態，就更能幫助我們達成「金蟬脫殼」的目的。

在講這課題前，我記得有一次，一位居士的公公病得很重了，希望我去看他。因為她公公原先都未學佛，故我也不想講太深的理論，如四聖諦、八正道之類。我只是提醒他一個觀念，台灣話說：「要作好人客，莫作壞人客。」怎樣才是「好人客」呢？到朋友家，該說的說了，該吃的吃了，就應該走了。不要明明已經沒事了，卻在那邊拖泥帶水的！竟賴著不走。這樣「客不去者，主人不能安也。」

我們來到這個世界，其實也只是個客人而已！不要想：這是我的財產，這是我的兒女，這是我的什麼、什麼，如此愈想愈放不下！故於放不下時，趕快提醒自己：這個世界，我只是來作客而已！現在事情辦了，要趕快回去了，不要在這邊拖泥帶水。

這老人家聽了我的開示，不到半天就走了。事實上，這「要作好人客，莫作壞人客。」本身就是一種觀法。在臨命終時，若對世間種種事還放不下時，就提起觀法，用以對治。不斷地提醒，不斷地對治，就能把本來很多放不下的，慢慢放下了。

當然這層次不會太高，因為「作人客」，還是有我嘛，還是有去來哩！不過對很多人來講，卻是挺實用的。對很多在病床上輾轉呻吟、聲聲無奈者，不如也趕快提醒自己：「要作好人客，莫作壞人客。」不要「歹戲拖棚」，拖得愈久，只是令大家愈辛苦而已！這是在講這課題之前，再作補充的。好！下面看講義：

1. 再從《圓覺經》之〈普眼菩薩章〉講起：

很多年前，我講《圓覺經》。於〈普眼菩薩章〉時即謂：我在韓國冬安居時，發現他們對亡者，皆是誦《圓覺經》之〈普眼菩薩章〉。

何以故？此即對亡者開示：如何於生死間，提起「正念」？

然而待命終之後再來開示，何如生前即能如法修習呢？
記得我在講《圓覺經》之前，先去韓國冬安居─禪坐三個月。在安居期間因都是陪著韓國僧眾過活，所以有時候也陪他們為亡者誦經，我發覺他們誦的都是《圓覺經》中的〈普眼菩薩章〉。

我回國不久後，就開講這部經，在講到〈普眼菩薩章〉時，就特別聲明：為何在韓國都以誦這一章，而為亡者超薦呢？因為這一章，其實就是一種很有效的觀法，指示亡者怎樣去修「臨終正念」。

當然，如果我們於生前就有這樣的知見，甚至於平日就已如法修習了。絕對比到臨命終時再請僧眾來誦經，誦了老半天還一知半解，更不見得派得上用場來得有把握。
所以當在生前即已薰習入心，即已練習純熟，才有更大的把握。以下看經文：

2. 如經文：

這〈普眼菩薩章〉其實是蠻長的，所以我只節錄其一小部分而已：
『善男子，彼新學菩薩及末世眾生，欲求如來淨圓覺心，應當正念，遠離諸幻。先依如來奢摩他行，堅持禁戒，安處徒眾，宴坐靜室。恆作是念：「我今此身四大和合：所謂髮毛爪齒，皮肉筋骨，髓腦垢色，皆歸於地；唾涕膿血，津液涎沫，痰淚精氣，大小便利，皆歸於水；暖氣歸火；動轉歸風。四大各離，今者妄身當在何處？」即知此身畢竟無體，和合為相，實同幻化。四緣假合，妄有六根。六根四大，中外合成。妄有緣氣，於中積聚；似有緣相，假名為心。
善男子！此虛妄心，若無六塵，則不能有；四大分解，無塵可得。於中緣塵，各歸散滅。畢竟無有緣心可見。』
這一段經文，我不詳細解釋。大致是說：我們這個身體，本來就是從四大和合而有的。而在人斷氣之後，這身體就慢慢分解，而歸於幻化。所以這個身體，本質上就是幻相啊！

我們在生前，都自以為我有這個身體，這個身體是歸我掌控。然在老了、在病痛時，慢慢感覺到：這個身體愈來愈不受掌控矣！到臨命終時，竟全不聽指揮了！若身體不是我的，竟是誰的呢？乃從因緣和合而有，而因緣又不斷地在變化。所以怎麼可能是誰的呢？

在這個身體中，又寄存著六根─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色身既歸於幻化，那六根也就不能不跟著虛無縹緲矣！上次已說到：斷氣之後，五識即不起作用，但意識還是有作用的。

以一般人所謂的「心」，是指「了別的作用」，從內根去了別外境。現既五根不起作用，則了別的功能，也就不可得了。由是才覺悟：我們認為本來自有的身心，其實是虛妄而不可得的。所以結論是：『於中緣塵，各歸散滅。畢竟無有緣心可見。』
所以經文雖長，然就修觀而言，乃可歸納為三個層次：

ａ．確認四大無我，身心如幻：

眾生於漸老多病時，即能感受到「四大無我，身心如幻」。

尤其於臨命終時，更能深刻體會也。

我們從生下來，就誤認為：這個身體是我的。所以我們每天都陪它吃飯、睡覺，每天都為它做很多事，譬如養生、保健、美容之類。等到人慢慢老了，病痛來臨時，才發覺到：這個身體竟不受指揮，這個身體卻不是我的。

或曰：「身既由四大和合，所以身會變，身不是我，這我承認。但是在變化中，還有一個是不變的。這個不變的，不管稱之為心，稱之為靈魂，或什麼都可。總之，其中當有個不變者。」

答云：「如有變的，有不變的；則這兩者間就當楚漢分界，完全沒有關係。如以不變者為心好了，然我們身體冷時，心也知道。肚子餓時，心也煩惱。所以，心哪能不變呢？

反之，心起意了；由是嘴說話，身體行動了。心哪能不變呢？同理，稱不變者為靈魂亦然。」總之，唯有身心互動，身心皆變，而不可能另有不變者存在。既身心互動，身心皆變，則唯歸於「四大無我，身心如幻」爾！

是以在《阿含經》裡，有位比丘病得非常重了，佛陀去探訪他。然而佛陀卻未說：「你趕快誦哪部經？念哪尊菩薩？以保佑你消災延壽、健康安樂！」相反地，佛陀卻開示道：「生病者，即是無常、無我也。所以當順著生病的因緣，去觀無常、無我。」於是順著佛陀的指示去修觀，病比丘竟然證果了。

記得有一次，我去馬來西亞，有位老比丘尼就問說：「你看，我年紀這麼大了，棺材已進了一半，卻誦經嘛─口乾；拜佛嘛─腰痠；打坐嘛─硬骨頭都搬不動。你建議我，當修哪種法門？」

我說：「既知棺材已進了一半，便是最好的修行。為什麼呢？因為這表示：你應該一切放下了！」既瞭解到：生命本來就是虛幻不實的，則還計較什麼呢？所以表面上似未嚴謹在作功課，如誦經、拜佛、禪坐等；但就解脫道而言，這才是最直接俐落的。

所以年紀愈大的人，就要時常提醒著：我應及早做好「無常、放下」的準備。

然而在生前，在身心猶健康、事業正輝煌時，難道不也是「四大無我，身心如幻」嗎？

其實，卻非得等到老了、病了，才叫做「無常」。在身體正健康，事業正輝煌時，難道就不是「無常」嗎？若非無常，花不會開。若非無常，人不相逢。故不可待花謝，再來觀無常；不可待人散，再來觀無常。

若能在花開香艷時，即觀無常、無我。在人氣頂盛時，即觀無常、無我；在事業正輝煌、顛峰，即觀無常、無我。如此，自不會執著太甚、黏搭不捨。

這「四大無我，身心如幻」，於生前又有兩個層次的觀法：

甲、純理論的說明：一切的佛學理論，都與此有關連。

然而就我的理解而言，還是以《中觀》的「緣起無自性」最簡潔明瞭。

很多人都認為佛法很複雜、深奧，但我卻不如此認為。為什麼呢？因為釋迦摩尼佛在菩提樹下「頓悟」時，只是一念閃過，就開悟、成佛了。哪有多複雜呢？故不為觀念複雜而難修學，而是為我們業障重、習氣深，要跟它相應乃比較困難。

問曰：「只是一念閃過，就開悟、成佛了。是指哪一念呢？」

當時很多的印度人，其生命最重要的課題，就是「云何得解脫？」但因為所有的人都從「有我」的知見去求解脫！於是乎愈求窒縛反愈深也。而釋迦摩尼佛以其累劫善根，卻用「逆向思考」而理會到：生命本來就是無我的。故在「頓悟無我」的當下，他就解脫了。後來就把他所體悟的，告訴很多跟他有緣的眾生，這樣就慢慢產生了佛教的經典。
所以佛法不是那麼複雜、深奧。難的是我們跟它都不相應。因為我們從生下來到現在，觀念上都認定「有我」，而不是「無我」；世界是實在的，而非虛幻的。所以難的不是因為觀念不懂，而是因習性不同而難以趨近、相應爾！

後來為了適應不同的眾生，就把他的體驗，用不同的方式去闡釋。對不同的眾生，有不同的方便。說法既愈來愈多，就似愈來愈複雜。

其實，就個人要用的，乃不用學那麼多。只要學到對我有用的，甚至只要切到與我相當的角度就行；不一定要把所有的佛法都學會。在各式各樣的理論中，四聖諦、八正道、十二因緣，甚至後來大乘所謂的：性空學、唯識學、真如學等，有了很多不同的講法。

然就我個人的經驗，還是覺得：用《中觀》的「緣起無自性」去說明無常、無我最簡潔了當。當然《中觀》，也不是短時間就能理得清楚的。各位如有興趣，將來再去慢慢深入，就會比較清楚。這是第一點，純理論上的說明。

乙、於經驗之印證：在日常生活中，慢慢去感受與體會，這「四大無我，身心如幻」的事實。

第二、是生活中的印證。在我們日常生活間，不管是在白天、或黑夜，在健康時、或病痛時，在順境中、或逆境中。都能讓我們從各方面，去體會佛法所講的無常、無我。如果能體會得愈深，那當然就愈能放下。

如於生前，即能究竟理會到這無常、無我的道理。又能於生活經驗裡有深刻的體證─體證到「四大無我、身心如幻」。這樣，才能慢慢內銷我見、我慢，還有貪、瞋、疑等。以上這一部分，必於生前就做好萬全的準備，而非待臨命終時，再來臨渴掘井也。

因為，如平常都是用「有我」的觀念去立身處世；而待臨命終時，再以無我來開示，大概就類似「對牛彈琴」了。因此，學佛不見得必渉獵很多經論，但要學到重點。而重點乃從無我，去相應解脫道。這是平常研經、禪坐，就當去掌握的。以上「確認四大無我，身心如幻」的部分，就先講到這裡。
ｂ．用「無我」來內銷一切我見、我慢和貪瞋慢疑等。

經文中「彼之眾生，幻身滅故，幻心亦滅；幻心滅故，幻塵亦滅；幻塵滅故，幻滅亦滅。」好像只是理論的說明。然而我們能將之轉為「修觀」的方法。

第二部分，其實真正的觀法，就是用無我的正念，來內銷一切我見、我慢，及貪、瞋、疑等。經文中 「彼之眾生，幻身滅故，幻心亦滅；幻心滅故，幻塵亦滅；幻塵滅故，幻滅亦滅。」講起來好像有很多不同的層次：從「幻身滅」到「幻心滅」，從「幻心滅」再到「幻塵滅」。最後才是「幻滅亦滅」。

其實，就修觀而言，就不用這麼麻煩。為什麼呢？因為所有的境界，都是通過當下的念頭，才能示現也。故我們只要照顧、對治當下起的念頭即可也。就算當下起的是幻身、幻心、幻塵等境界，卻都用「無我」去對治。

簡單講，只要把我們當下的念頭看清楚、迴向去，這就是最重要的功課。迴哪個方向去呢？迴「無我」的方向去爾！總之，臨命終時最切要的，就是得修「無我觀」、得「觀無我」也。

平常皆說要去觀「無我」，然「無我」究竟如何觀呢？

很多人皆以「修定」的思考模式，要去觀「無我」；而不知如何觀也！

也有某些人自以為觀成了，其實還不出有我爾！何以故？能所未泯也！

但這「無我」，究竟怎麼觀呢？很多人嘴巴上雖都會說：當「觀無我」。但實際上，卻未必知怎麼去觀哩！因為傳統上說到修行，多是用修定的思考方式。修定，就是把心專注在一個對象上。比如數息法，專注於呼吸與數字。念佛法，專注於佛號。都有一個對象，讓我們去專注。而無我觀，既然無我，還有一個對象能讓我們去專注嗎？沒有！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，無我觀當怎麼去修。

也有的人自以為已經努力去觀了，甚至自以為已成就了。但事實上，當我們起心動念要去觀時，這作意起觀的，豈非我也！甚至自認為已修成者，這已修成者，也不過是「我所」爾！所以用一般人的思考方式，想抓個對象來修，則不管抓到的是什麼，都還「有我」哩！

於是乎，「無我」究竟當如何觀呢？我一向說：「真正的修行，是減法，而非加法。」然一般人都是用加法的思考方式，而來精進努力的。像世間人，期待錢愈賺愈多，這當然是加法。公司愈來愈大，也是加法。身體愈來愈健康，都是加法。甚至誦經，誦十部的功德，總比誦五部大。念佛也是佛號念得愈多，必功德愈圓滿。其實不見得！如果為了趕多，趕得心煩氣躁，心裡反而不清淨，卻離「一心不亂」愈遠矣！ 

故「無我」的觀法，乃要用「內銷」的方式去觀也。

云何「內銷」？即將一切現起的我見、我慢和貪瞋慢疑等，一一剋盡無餘。

而我見、我慢和貪瞋慢疑等，乃化身為一切對世間、出世間之種種放不下者。

云何謂：修行是減法呢？這減法，我們用一個比較專業的形容詞，而稱之為「內銷」也。云何內銷呢？把我們原來的我見、業障、貪瞋慢疑等，慢慢棄捨、銷除。故能銷得愈多，才代表心與佛法愈相應。所以，我又常用一種比喻：像剝芭蕉，世間法的芭蕉乃一層一層向外長，愈長愈固執。而真正的修行，卻要一層一層往內剝。剝到最後，連心也沒有了，就跟「空、無我」全相應也。

故云何「內銷」呢？就是要把我們心中所起的一切跟我有關的觀念、習性、煩惱，一樣一樣檢查出來；然後再把它一樣一樣地剋盡、銷除。以現起的不是外在的境界，而是當下的念頭。所以修觀時，即以返照我們內心當下起的是什麼念頭，大概都是跟我有關的，因為都跟我有關，所以就連帶地放不下了。

世間者：如兒女、家產、事業、名譽、恩怨等。

比如有的人放不下的是兒女。放不下兒女，怎麼辦呢？你就提醒自己：「要作好人客，莫作壞人客。」是你放不下兒女，而非兒女放不下你哩！趕快走吧，免得「客不去，主不能安！」如放不下的是家庭、事業呢？本來就如落花流水，生不帶來，死不帶去，還留戀什麼呢？

還有，有些人於臨命終時，卻想到：我還有什麼債未還，有什麼仇未報！如果心中一直在恩恩怨怨裡打轉，則誰走得了呢？甚至死後，還守著中陰身，而不願意去投胎哩！所以恩恩怨怨，當如演戲。既下台了，則什麼劇情，都跟我無關矣！ 

出世間者：如持戒、修定、開悟、證果、往生淨土等。

也有人放不下的，不是世間事，而是佛法、修行。比如我雖持戒，卻不清淨。雖參禪，卻未開悟。所以不能走呀！那請問：「云何持戒，才最清淨呢？」其實，唯有與「三輪體空」相應，才最清淨。而既「三輪體空」，你還罣礙什麼呢？其次，雖參禪，卻未開悟；當怎麼了結？

其實，開悟後！也不過是「放下」而已！而你願「等開悟了，才放下；還是先放下，才可能開悟呢？」事實上，愈放不下者，當愈不容易開悟！甚至有人在臨命終時，卻懷疑：「我能不能往生淨土呢？」愈懷疑，心即愈不清淨，哪能往生淨土呢？面對它、接受它吧！

若於心念中，現起種種放不下者，即提起「無我」的正念，來對治銷除之。

總之，心中不管起的是那一種放不下的境界，都以提起無我的正念而來對治、銷除。因為所有放不下的實都跟我有關。比如名譽放不下，若本來就無這個我，則還有什麼名譽呢？若本來就無我，則哪還有持戒、開悟等呢？如果功夫好，這無我的正念一提起，一切妄念就立刻打散。本放不下的，就自然放下了。

等一下呢，又起另一個放不下的妄念，剛才打的可能是貪類，現在打的可能是瞋類。反正各式各樣的妄念，都可能交替湧現。那我們就得一個一個去發覺，一個一個去對治。所以方法卻不複雜，就是看到了，即去剋治它。

故「無我」的正念，即如「慧劍斬群魔」般地， 

所以，這無我的正念，即像一把劍，故能「慧劍斬群魔」也。群魔就是比喻我們種種放不下的妄想、雜念。魔來一個殺一個，來一雙殺一雙，來一群殺一群。
這效果，就有點像數息打坐一般。最初妄想雜念很多，故從比較粗重的，先降伏；其次，再降伏比較細微的。愈降伏愈剝捨，心就能愈來愈定。到最後，能讓身心脫落、寂然入定。。

殺到最後，群魔剋盡，故劍也不必再用矣！即能證得「能所雙泯」之境界。這才真證得「無我」。

於是乎，既以慧劍斬群魔，斬到最後，所有的妄想雜念都不再出現時，劍也不必再用矣！因為「無我」，不是專注的對象，因此不是以一直念著「無我」而為觀法。反是因起了妄念，才提起無我去對治的。若不起妄念，即不必對治矣！於是像剝芭蕉一樣，愈剝就愈小，愈剝就愈清淨。到最後，即能證得「能所雙泯」之境界─無魔亦無劍，這才真證得「無我」也。

簡言之，不是直接去抓個「無我」來觀，因為抓者，還是我哩！而是把本來的妄我慢慢銷除了，即能相應於「無我」。
問曰：提「無我」的正念，來對治一切放不下者，是否有「壓抑」之嫌疑？

答云：如對「無我」的理論，能究竟理會者，即得「銷除」，而非「壓抑」。

是不是壓抑？這跟我們原來的觀念有關。如果對於無我的理論，非常肯定；又有很多實際生活的體驗，則不是壓抑。為我們業障重，習氣深，所以暫時忘掉了。現在只是再提起，就不是壓抑了。

當然，要對無我的理論，非常肯定，得於平日就要去下功夫，而非待臨命終時，再趕鴨子上架，即能相應也。

以上的觀法，其實平日即可修矣；而非待臨命終時，才能修也。

尤其平日就能證得者，於臨命終時，更能如識途老馬，輕鬆到家。
以上觀法，平日即可修矣。甚至以我個人的經驗來說，乃比用數息法利落多了。數息法數來數去，雜念妄想還跟蒼蠅一樣，一直繞個不停。就算忙著趕它，它轉一下子又飛回來了。

但如果用的是劍，如「快刀斬亂麻」似的，很快就清理得乾乾淨淨。所以，如觀用得上的話，一支香就能將身心放下。而數息法，有的人數了三年、五年，還沒什麼體驗，因為妄想雜念還是很多哩！有些人念佛，念了八年、十年，也沒有一點把握啊！

何以故？用「減法」去修行，反而更有信心。因為「減法」，必愈減愈少，以至於斷盡無餘。所以能確認修行是「減法」，我們才能對修行有真正的信心。當然，這信心不是指能馬上成就，而是說：減一點即少一分負擔，到最後一定可斷盡無餘的。

以上，如於平日練習，就能將身心很快放下。至於臨命終時，便能如識途老馬，輕鬆到家。

3. 於臨命終時，觀法更殊勝：

再參照密宗的說法：人臨命終時，其氣脈即漸向內攝，以歸於「中脈」。

這「氣之內攝」與「心之內銷」，乃有「相得益彰」的效果。

心能內銷，即有助於「氣之內攝」；氣之內攝，更助成於「心之內銷」。

因此，於臨命終時，再提起「無我」的觀法，乃比平日更容易上道也。

為什麼呢？這我們上次已經說過了：人在臨命終時，尤其在斷氣之後，氣是向內攝的。我們平常的氣都是向外延的，因為我們要工作，要生活，要面對種種的境界。所以，雖很認真打坐，氣猶不容易內攝，因為跟我們生活的習性是相反的。

但在臨命終時，氣自然就能內攝到中脈。以氣的內攝，跟心的內銷，是有相輔相成的關係。故於氣內攝時，更去修無我的觀法，那就更容易內銷。反過來說，因修無我的觀法，心能內銷，當然也就能幫助氣的內攝。於是既從內攝而內銷，也因內銷而更內攝。所以就算平日修定、修慧，不容易得利的人，在臨命終時，都還可能得利。

簡言之，若只是順著氣脈內攝的趨勢而放下者，即得「入禪定」。

若更順著氣脈內攝的趨勢而修觀者，即有「見性、開悟、證果」的可能。

見何性？見空性，或無我性也。

簡單講，如果只是順著氣脈內攝的趨勢而放下妄想、雜念，這樣就能入禪定境界。這上次已經說過了，死亡以氣能內攝中脈故，乃比一般人生前修定的定力還深。

甚至，如能順著氣攝中脈的趨勢而修「無我觀」。這時不只一切妄想雜念不再起，甚至能將我見、我慢，貪瞋疑等勦除乾淨。這樣就有見性、證果的可能。

所以，在斷氣後的八個小時內，是非常重要的時刻。因為氣將開始內攝，以至於中脈。每個亡者都會經歷這樣的過程，在氣內攝至中脈，即接近於禪定狀態。以大部分人生平都沒有這種經驗，故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！由是，就沒有能力去保任。等到這個境界過後，業障就開始現行了。而業障現行後，就難以修觀了。

總之，在臨命終時，若能緊抓著這關鍵時刻，而去好好修觀的話，其實是有機會見性、證果的。

可惜，一般學佛者，唯以「提起佛號」為正念，而錯失此「開悟、證果」的絕佳時機。

怪誰呢？只怪自己不具慧眼，未能親近「明師」也。
但是在傳統的佛教裡，我們所聽到的都是說：在臨命終時，就得提起正念。而正念就是持名念佛，念阿彌陀佛，或念南無阿彌陀佛。念佛當然比不念，更能讓亡者心安定。可是，念佛比修觀，卻還差得遠。

因為念佛，頂多證得「一心不亂」；而修觀，卻有「見性、證果」的可能。故若以「提起佛號」為正念，便將錯失此「開悟、證果」的絕佳時機。怪誰呢？只怪自己不具慧眼，未能親近「明師」也。

所以，為何得講這樣的題目？因為若錯過這樣的關鍵時刻，豈非一生遺憾？

4. 其實於命終後，氣脈不只將內攝於「中脈」，且會「上昇」於頂點。

好，下面再參照密宗的說法：命終之後，氣脈不只將內攝於中脈，而且會上昇至頂點。中脈，通常說是：下起會陰，上達梵穴。梵穴在中醫裡，即接近所謂的「百會穴」。

如「梵穴」已開竅者，神識即由此出，而能往生淨土，甚至證得「不受後有」也。

如「梵穴」未開竅者，神識即由左右脈下沈，依其業力而往生六道去也。

氣上昇至梵穴，如梵穴已經開竅了，則我們的細身，便帶著神識，就由這梵穴出竅去矣！而能從梵穴出竅者，至少能往生淨土，甚至證得「不受後有」。關於往生淨土的問題，我們以後會再談。

反之，如梵穴還沒開竅，則氣到頂後，就循著左右兩邊下來。循著左右兩邊下來之後，我們一生所造的業，就開始現行了。當然，氣仍會找另外的竅出去！根據經論的講法，如果這人生前修的是天福，來生應上昇天道，則從頭竅出去。如果生前修的是人道，來生亦將為人，則從胸竅出去。如果生前造的是三惡道的業，那就從臍下出去。反正，不同的業，對應有不同的竅。

但這不是我所講的重點。我的重點是：要從梵穴出去。所以如生前就已修行得力，就已開竅者，那當就不用緊張，且等著它出去就行了。

5. 即使生前「梵穴」還未開竅，若於臨命終時，修觀得力，猶能開竅也。

這也就說：梵穴的開竅，與禪法的見性，其實是有對應關係。

其次，如生前還沒開竅，於臨命終時，快馬加鞭地修「無我觀」，也有機會再開竅的。因為如修得好，以至於能「見性」；則見性開悟跟開竅，其實是有連帶關係的。

過去在禪法裡，都未將見性跟開竅的關係，講得很明確。但是，在很多公案裡，都可看到蛛絲馬跡。很多禪者在開悟時，身體會震動，甚至會有聲音。那為什麼會震動？會有聲音呢？這跟我們身體的脈動是有關係的。

在《五燈會元》裡有關慧可禪師的公案：慧可本在香山打坐了八年，有一天頭殼突然變形了，變得像五臺山的樣子─五峰隆起，頭角崢嶗。最初，他有些不安。後來，有天神告訴他：「你不用緊張，這是你脫胎換骨的前兆！」因此，他才南下求法，最後因達摩祖師的棒喝而開悟了。

這也就說，開悟之前，他的身體已先完成須要的準備。當然最後，還是要達摩祖師臨門一腳，才究竟全功。所以，梵穴的開竅跟禪法的開悟，必有連帶關係的。

然而我卻不認同密教中「破瓦法」的功效！何以故？

就禪法而言，當以見性為因，開竅乃只是附帶的效果爾。

但是，我卻不認同密教裡有關「破瓦法」的功效。為什麼呢？在密教裏有「破瓦法」，若修習者，能幫助行者打開梵穴！甚至自己不修，靠上師都有辦法幫你打開。若如上述，這即暗示：自己平日不修行，單靠上師作法，即能開悟。那普天下，誰還需要修行呢？

我認為：氣內攝是因，打開梵穴是果。如果氣未內攝，就能打通中脈的話，那我建議你：乾脆用鐵釘釘，不是更快嗎！事實上，要整個脈路通才有效，如只有梵穴通，會有何效呢？這就像剛才所講，如把中脈當作南北連貫的高速公路，則必把周邊的道路、交流道全開通了，這南北高速公路才能發揮作用嘛！在世間修公路，大概都是從鄉道、縣道、省道，直到最後，才有南北高速公路的興建！因此，就禪法而言，乃以見性為因，而開竅只是附帶的效果爾！

6. 若於生前，即修觀得力，而使梵穴開竅；則會有類似「身心分離」的體驗。

然所謂類似「身心分離」的體驗，卻不是指「神識出竅」。

若於生前，即修觀得力，而使梵穴開竅，則會有類似「身心分離」的體驗。而這「身心分離」的體驗當怎麼講呢？有的人會認為：既是分離，則必神識出竅也。然而若是「神識出竅」，則仍有識、有我，有去、有來，而不出輪迴之途也。在外道書中，亦提及「神識出竅」的體驗。然外道者，何能了生死呢？

所以，我們要用佛法再去解析：「心在哪裡呢？」一般人都認為，心唯在身體裡。所以若心跑出去了，即已「靈魂出竅」也。但以佛法來說，心既不在內，也不在外，心是遍法界的，而不會在哪個地方。

所以有正知見者，即不會誤彼為「靈魂出竅」的現象。

故此之類似「身心分離」的體驗，乃謂：雖不能明指心為何物？心在那裡？卻能將色身與情識，相當地「客觀化」。

因此，雖此色身仍有動靜去來，感覺卻像在看另一個人似的。雖彼情識仍有震盪起伏，感覺卻像在聽其他人說話爾！

下面，我且形容「身心分離」的體驗，看講義：雖不能明指心為何物？當然不能明說心是那種相？因為心本來就不是物相。更不能說心在哪裡？但是，在那境界中，卻能將「色身」與「情識」，相當地客觀化。

色身，就是我平常的身體。在平日，都認為：這個身體是我的。而在那境界中，卻能將那個身體客觀化了，已不是我的了。仍可以要手動，要腳動，只是感覺就像在叫別人、在看別人一般。

甚至還能把念頭的起落，相當地客觀化。感覺好像在看著另外一個人的念頭在動。有時候，這身體還會跟心識對話。身體說：肚子餓了！得吃點東西。心識說：你繼續打坐，好好用功吧！甚至有時候，心識間也會對話。

我們不要想：至此境界，應一切無念。其實還有念起念落，但不是經我作意而有起落，而是自起自落的。

雖色身和情識，仍有動靜去來，仍有震盪起伏；但此「覺知者」，卻法爾清清朗朗、不動不搖。

總之，不管身體有何覺受，心識如何震盪起伏，其上猶有一不動清楚的「覺知者」。然這「覺知者」究竟是誰呢？

這法爾清靜、不動不搖的「覺知者」，既要自己去體驗，所謂「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」。也得自己去解碼：因為知見不同，解碼後也會有「失之毫釐，差之千里」的效果。

我認為：這種體驗，外道或能沾邊。但能否正確解碼，才是解縛的關鍵：

這清清朗朗、不動不搖的「覺知者」，即是《圓覺經》所謂的「圓覺淨性」，亦即是《楞嚴經》所謂的「妙淨明心」。

簡單講，這「覺知者」，是指「心性」，而非「能相」。無明眾生於能所分判中，多將「能見者」當作我，而落入「我和我所」的圈套中，故輪迴六道而不得出離。

這清清朗朗、不動不搖的「覺知者」，即是《圓覺經》所謂的「圓覺淨性」，亦即是《楞嚴經》所謂的「妙淨明心」。說到這裡，除非各位對《圓覺經》或《楞嚴經》已有較深的了解，否則單這麼講，你還是不懂啦！

故在此我簡單解釋：這「覺知者」，是「心性」，而非「能相」。云何為「心性」呢？心，就像一個無邊的鏡子；故所有世間的相，都會在心中顯現出來。會顯現怎樣的相呢？這跟當時的因緣有關。出現貓，因有現貓的因緣。出現狗，因有現狗的因緣。出現我，因有現我的因緣。甚至會現什麼妄想，因有現這妄想的因緣。簡單講，相是因緣所生法，故必隨著因緣而變化出不同的相來。但性是不變的，所以「鏡能顯相」的特質是不會變的。
但是眾生從無始以來的無明邪見，都會把這「了別、覺知者」當作我。有的人還把這「了別、覺知者」，當作六根。眼睛會看，耳朵會聽，難道不是能「了別、覺知者」嗎？

其實眼睛只是能見的眾緣之一爾！沒有眼不能看，這是我們得承認的。但是，卻非有眼即能看。比如晚上睡覺啦，雖有眼還是不能看；因為心不在意也。或者因太暗了，也不能見。故要具足很多因緣，才能成就看到這樣的果。或者說，眾緣不同，所見相亦差異也。但是，能「了別、覺知」的心性，卻是不會變的。

以眾生將能「了別、覺知者」當作我。有我，就有「我所」。我是能見者，我所即是被見者。於是能所分判，必落入輪迴之中，而不得出離。

今既證「覺知者」為「心性」，而性者，即具「普遍性」與「永恆性」。故能視此幻身和妄識，如空中花，如海中浪。而不再執彼為自我矣！

於是若能將心安住在此清清朗朗、不動不搖的心性中，即能不落入輪迴之途也。
今既證「覺知者」為「心性」，而性即具「普遍性」與「永恆性」。普遍性，即東西南北、四維上下都如此。永恆性，即過去、現在、未來都一樣。故從性中，現出山河大地，現出種種眾生，種種生死。心性像虛空，現象即如空中的花。虛空是不會變的，但空花卻隨著因緣而變化。心性又像大海，現象乃似海上的浪。海是不會變的，但海中的浪，卻時時在變也。

因此，從現象來看我們的身、識，也不過像空中的花，像海中的浪而已。但心卻是無邊的寬廣。但我們卻只把心，當作空花的一部分，當作海浪的一部分。何以故？錯以為「心在體內」也。這身體本就夠渺小的，你又把心當作在體內，那當就更渺小了。

事實上，我們的心比虛空還大。因為虛空也只是其所顯相之一爾！其實不能再說「我的心」、「我們的心」了，因為有心，才示現有我也。故從「心性」再回顧我們的身、識，就覺得它太渺小了。太渺小了，就不必再那麼執著。

所以，有些放不下的事，你可以把它輕鬆打發：想想，這樣的事，過了五年、十年之後，你還會有什麼感覺嗎？或者再想，這件事到了下輩子，還有什麼意義嗎？距離愈遠，相對地就愈渺小。因此，能經常地提醒自己：心性，本如虛空、大海無邊地寬廣。心量愈大，相對地執著就愈小了。

因此，既能先從理論上瞭解「什麼是心性」，其次又能於實修中去體驗「心性為何？」最後，再於生活中內銷，把有我的執著慢慢銷融，銷到最後，什麼都放下了，就能證得「真如心」也。

7. 如經文：幻滅滅故，非幻不滅。譬如磨鏡，垢盡明現。善男子！當知身心皆為幻垢，垢相永滅，十方清淨。

這「幻滅滅故」，可有兩種層次：1.以無我的慧劍，來剋盡一切妄想執著。2.視此幻身和妄識，如空中花，如海中浪，而不再執彼為自我也。

ｃ．此之「非幻不滅」，即指昭昭朗朗、不動不搖的「心性」也。

「譬如磨鏡，垢盡」即是用「無我」的慧劍，來斬群魔，而能內銷盡一切妄想執著。

「明現」，能證得「真如心」也。

所以在第二個層次的修行裏，就是以提起「無我的正念」，來銷除一切妄想雜念。若妄想雜念已完全銷除清淨，則稱為「幻滅滅故」。以此而能證得「真如心」也。故這「幻滅滅故」，可再細分為兩種層次：第一、即是用無我的慧劍，來掃除一切妄想執著。妄想來的話，就立刻砍掉；砍掉後就放下。所以砍到最後，便什麼妄想都不存在了。第二、當我們證得「真如心」後，再回頭看一切相乃都還存在，只是不再有罣礙。既身體存在，身體還有動靜去來；妄想也還起落，但看起來就像空中花、海中浪一般。雖可以很清楚地看著它，但它不是我，也不跟我有任何關係。

故「非幻不滅」，即指昭昭朗朗、不動不搖的心性。這不只是用理論去說明而已，而是可切身證得的。同理，「明現」亦是指證得「真如心」。

「身心皆為幻垢」幻者，非無中生有，而是隨緣示現，既隨著因緣不斷地示現，也隨著因緣不斷地變化。但為何又稱之為「垢」呢？因為眾生誤把它當作真實的。而愈把它當作真實的，就愈放不下。尤其不只把它當作真實的，更且還把它當作我的，就愈放不下也。

「十方清淨」，證得真如心，能如「坐天觀井」；不只一覽無餘，更無任何負擔。

一般沒有學佛的人，他們所看到的世界，乃「坐井觀天」爾。這井，其實就是自我中心。從自我的窠臼裡，去看這個世界。則這個世界不只變小，而且扭曲；故見地淺，煩惱多。如果學佛後，慢慢能從這陷阱裡爬出來，而能作到「在地觀井」。這樣視野，當比以前開拓很多，因為你可走來走去，遊覽很多地方。

但是就算能遊覽很多地方，其視野終究還是很局限的。等我們在修行上有所體證了，則不只是立在地上，而且是坐在天上。從天再往下看，那當就能一覽無遺；不只一覽無遺，而且沒有任何負擔！

於「坐井觀天」的層次裡，有些人還不覺得自己已陷在井裡！有的人知道自己在井裡，雖很努力爬，還不一定爬得出來哩！所以，一般人其實都活得很辛苦。

於學佛後，就算慢慢爬出來，可以「在地觀井」了。但可能不小心又掉進去了。但如到了第三「坐天觀井」的層次，便絕對不用擔心會再掉下去。因為「身心皆為幻垢」，都跟我沒關係，都隨它去啊！

於是在此證量中，還能問：「亡後，當往何處去」嗎？既無我，即無去來。真心遍法界，云何有去來？
很多人怕死，不是怕死時會痛苦，而是怕「死後不知往哪裡去」啊！於是在此證量中，既已把身、識都放下了，則還會有死後將往哪裡去的問題嗎？真心遍法界，云何有去來？
既已安住在真心的境界裡，還會有什麼問題呢？

8. 然就算已見性，覺心清淨。若業障還很重，以不能「保任」故，還將有去來。

此去來者，即是往生淨土也；並且於「三輩九品」中，還得蓮品高昇。

然有些人於修觀的當下，雖能很快證得；但未必能「保任」。因為業障還很重哩！過一段時間，業障又襲捲而來，其又依然故我矣！所以，若在臨命終時能修觀得力，並且能繼續保任，則就「不受後有」而無去來的問題矣！

反之，若不能保任，過一段時間後，妄識又被身體帶跑了。這時，就有去來的問題。然就算不能證得「不受後有」的境界，至少還可「往生淨土」。而且往生淨土後，還將比一般單用持名念佛者的品位還高。為什麼呢？

在淨土三輩九品的分類中，各位仔細檢查，卻從未以「念佛次數的多少」來判品位的高低。故非念得愈多，才是上品！大致而言，有三個層次：第一是，如福慧兼備，即是上品。第二如福德雖具，卻智慧不足，則為中品。第三，若福德智慧都不足，光有信願，則是下品。

所以如只是持名念佛，用剛才的分類，乃福德智慧都不足而光有信願，則頂多是下品啦！但很多修淨土法門者卻自暴自棄地說：能得下品，已經不錯啦！其實，要提昇品位，也不會太難，真是何樂而不為？所以能修觀得力，即有機會昇到上品，以跟智慧相應故。

其實十方淨土中，隨願力和福慧，各有其對應關係，也不限指彌陀淨土爾！

其實我們學佛的人，在來生─因未證「不受後有」而還有來生的話，一定會往生淨土的。因為往生淨土，最重要的條件，乃「菩提心」─也就是向佛修道的心。因所謂淨土，其實就是具天道的福報，再加上有佛菩薩說法。故如福德不夠，是不可能仰仗佛力而往生淨土的。其次，若無向佛修道的願心，也是不可能往生淨土的。

所以，我認為：所有的學佛者，若能保持「菩提心」，就一定能往生淨土。至於品位的高低？就看我們這一生，所修持的福德與智慧到什麼程度。故非持名念佛才能往生淨土，佛教卻沒有這麼狹隘。事實上，真正的「信願」是指對佛法，對三寶的信心，以及對修行的願力。而非對阿彌陀佛的信心，與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願力爾！

因此，單以修觀，不只有機會往生淨土，而且品位可能比單用持名念佛者還高。

9. 諸位較有時間觀念者，便將發覺這過程中，有一關鍵時刻：

亡者必須在氣脈攝入中脈、上昇梵穴之前，即已證得真如心，而開啟梵穴之門。

誰有保握在這短暫的時間內，即能證得「真如心」呢？
所以，在臨命終時若能修觀，修到氣攝中脈，而證得「真如心」，就有機會往生淨土，甚至證得「不受後有」。但是各位也要知道，這個時間其實是很短的。因為亡者必須在氣脈攝入中脈、上昇梵穴之前，即已證得真如心，而開啟梵穴之門。

否則，若因梵穴還未開啟，則氣脈且由左右脈下沈後，會因生前業識一時湧現，而無法修觀矣！這段時間有多長呢？一般講法，大概是七、八個小時。如果在這段時間不會修，不修當然就錯過了；如果雖修而不得力，那也不免又要錯過了。因此，誰有把握：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，就能修習相應呢？相信，除非白痴，否則當是沒有！ 

10. 所以最好是在生前，就已修證純熟。待臨命終時，則能如識途老馬，輕鬆到家。甚至如飛龍在天，一時騰達。

故最好在生前即對這個法門，不只相信，並已修習純熟─所謂純熟，是指有體驗。如生前就已體驗真如心、就已經開竅，那當就不用擔心。因為，到臨命終時，一定更方便。其必如識途老馬，輕鬆到家。甚至能像禪宗的大德，飛龍在天，說走就走。

退而求其次，如生前就已修習「無惑」。待臨命終時，又能招來一批同修，共同「助觀」，或許還有一些指望吧！

退而求其次，如果生前雖未證得，但已修習「無惑」。所謂無惑，就是對理論跟方法，既非常肯定，又不斷去練習，練習得很純熟。待臨命終時，又能招來一批同修，共同「助觀」。

雖傳統上都偏向「助念」，甚至是「助唸」。然上次就說到：斷氣之後，其實五識已不起現行，耳朵已不能聽了。能靠什麼得度呢？靠的乃是感應的力量。而感應的力量，就得「焦點」要對得準，力量才會大。故就「對焦」而言，「助觀」絕對會比「助唸」有效。當然如招來的同修裡，如有已證悟的人，當然就愈可靠。因為有證悟者，必有較大的攝受力量，會帶著沒體驗的人，往解脫道去努力。

那怎麼「助觀」呢？先由一個領眾者，把這幾個修行的層次再重述一遍，然後大家再共同修觀。總之，禪者如何修「臨終正念」，主要還歸一句話：用「無我的知見」，來掃除一切妄想雜念，一直到證得「真如心」。

最後僅以一偈頌，作為總結：

金蟬脫殼，一邊涼快；

幻翳消盡，十方圓明。
一邊涼快，是哪一邊呢？到解脫的彼岸也。涼快，即指「寂靜涅槃」爾！幻翳消盡，能把身、識的幻相，全剝捨待盡。十方圓明，乃證得「真如心」，故光明遍照法界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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